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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城 小小说

我先是替风赞美枝条，然后
是替枝条赞美风。你应该知道，
风与枝条相爱的样子多么美！

我还替枝条赞美了阳光，接
着又替阳光赞美了枝条。

我就这样在春天活着，不停
地赞美。

我走在一条小河的身边，看
着轻轻一动就会泛起涟漪的春
水，我要赞美它的荡漾；

看到花朵上有蝴蝶，我要赞
美它的战栗；看到一只燕子飞过，
我赞美它身后更辽阔的天空；

春天，万象更新，我打量这春
暖花开的世界，给出阳光在我喉
咙里生成的黄金的歌谣。

恰好有风，一个女孩正在风
里，这风与女孩的身体一样轻。恰
好这女孩她正在与一朵花比肩。

她学习花瓣，饮用露水；模仿
风，吹出最温柔的旋律。阳光在
她的笑脸上长出芽苞，漾出一小片
旋涡。一个要开花的曼妙身段，还
不够，还需要一点点天籁，比如：一
句鸟鸣正好经过她妩媚的年龄，她
就找到了春天才能找到的甜蜜。

与一朵花比肩，她越来越控制
不住自己花朵一般的模样与心思。

大的事物，我爱不上，也爱不
动。大的事物有更大的爱恋，我
来爱那些微小的。

我的爱蚂蚁一般拥挤。
比如一小股溪流，它碰到什

么，什么就会变得潮湿；比如一阵
很轻的风，挨着谁，谁就会生动。

比如，那些微弱光亮的星辰，
看上去和从前一模一样，不可能
有谁丢失了什么。

比如一枝藤蔓，它细长，并且
继续伸展，带上抑制不住的颤抖。

再比如，一只鸟短促的啁啾，
一直不修改，也不补充，那曲别针
一样的听觉。

如此种种……
我有一份世上最小的爱，我

在用它爱着我经过的一切，爱着

一路上碰到的微小事物，尤其是
一朵很小的花，那种质朴的灿烂。

它们每一朵似乎都是有生命
的神灵。

草芥甚至没有修辞，也不用修
辞。草芥会准时绿，一起绿，不需
要谁提醒。一群蚂蚁从草窠里列
队，整齐地向春天走去。草窠微微
颤动了一下。一个女孩还蹲在那里，
含着手指，怯怯地微笑。她的对面，
池塘含着涟漪，嘉禾掀起波浪。

几乎每条琴弦一样的阡陌，
都有一列草芥、一排小矮树、一个
青涩的女孩。他们都是大地上的
旋律，甚至没有修辞，也不用修辞。

春天的美有很多：云朵对应
的花瓣；阳光对应的汗珠；笑脸对
应的喜悦。

春天要做的事情很多：鸟的事
情叫声一样多；蚂蚁的事情米粒一
样多；树枝的事情风声一样多。春
天，是手忙脚乱的幸福；是丝毫不
知疲倦的幸福。身上有些酸痛，
但很舒服。

你看：桃花要红成妹子一样
妖娆的香腮；种子要蹦出来，跳跃
着落在地上，那么乖巧可人。

那些刚刚磨去锈迹的犁铧，
像雪白的乳房喂进土壤，有金色
旺盛的火苗涌动，如果再推开一
些土，那里面全部是聚在一起的
成吨的阳光。

麻雀露出白色的肚皮，叽叽
喳喳相互论说着人间。

一缕风爬上白墙，它的画笔
和颜料，在阳光的映衬之下，想把
所有的美画出，这美，仅用肉眼是
不够的，还要用上更丰富的想象。

阳光总是把不动的山当作老人
照着，把流动的水当作孩童爱着。
阳光的影子总是那么滚烫，田间里
所有的声音，接近于沸腾。这声音
没有一刻停止喊出它的目的。它的
目的是要构成季节最需要的部分。

暗自吟唱的风，开始有了节
奏，飞溅、漫流，忽高忽低，忽大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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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等于旋律与旋律的总和。
所有的生长归于确定，包

括籽粒，包括笑声。农人炫目、
摇曳的身姿更是越来越生动。

除了虫鸣、鸟啼，剩下的部
分，没有多余的委婉，尽是丰富
和厚实。

以前遥不可及的某个远景，
比如天空，比如地平线，仿佛已
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触摸。

一亩好地，万顷花开的繁
盛，让天空自卑得更空。

沃土上尽是欣欣向荣不顾
一切的爱，让我不能不热爱春
分之后的田野，我想接一缕阳
光到心里，这就好比一些你喜
爱的东西，只要你想去接，一定
都会系紧，像根系系紧这大地；
像翅膀系紧飞翔；像满身泥泞
的人系紧汗水。

茂密是最迷人的诗，这些旺
盛的生命也无时无刻不在爱着
我们，它们叠加或展开，像婴儿，
磨蹭我们，这是最幸福的滋味。

幸福还在延续，一次又一
次，这些庄稼反复磨蹭身下的
土地，它们遇见目光，便好似遇
见了波浪；遇见阳光，好似遇见
了亲娘。这时，天空歪斜过来，
它也在将炙热的阳光抱在怀里。

村庄饱满的额头，镶嵌着
一只眼眸。一场春雨落下，我
喊着它的芳名。池塘里水漾动
起来，把一条嫩绿的枝条读成
诗篇。风推着涟漪，推着涟漪
上的雨晕，反反复复、轻轻巧巧。

我看着这春水，闪着微光
的水，带来婆娑的身影，也带来
浪花的慈爱。看着风要测量这
湾碧水的边界，以及黄昏还有多
远。我靠近，推波助澜，我要让
这涌过来的水在我手掌里奔跑。

我手捧诗篇，向春水靠近，
越来越靠近。这春水，却把呼吸
放得比风还轻，它已经和美结成

了同盟，也与美达成了默契。
我一抬头，天空也像这春水

一样，蓝色的、丰富的，也是一点
点变得无边无际。有柳枝的村
庄，就有婀娜的女子。她们身
子稍微一摆，就让桃花到达蜜
月；就会有春风骑着马儿赶到。

刚好赶上树枝和水流，与
阳光的恋爱，瀑布一样的枝条，
如同乡间女子的手臂，被时间
碰了一下，就生出盎然的春意。

阳光的琴弦在树梢上弹
奏，如痴如醉。

一群姑娘来到柳树之下，她
们模仿着柳枝一样的身段，把内
心的缠绵做成水一样的柔情。

这时一只鸟声飞过，一朵
浪花跳起；这时我站在远处，压
也压不住心头的涟漪。空气中
洋溢着永不消失的美，诉说只
有乡村才拥有的万丈光芒。我
们纷纷倾倒，成为匍匐的植物。

春风一吹，一切就都静了
下来。我低下头，看见好多金子
和银子都闪着它们自己的光。
村庄很小，小如一粒谷粒，一粒
小麦，一个土豆。鸣虫像是特意
养大的乐队，在风中日夜歌唱。

一个女孩即将长大成人。
风突然沙沙地握住她搭在

前额上的玉手，和她低垂眼睑上
的小小颤动。她小小的心将要
承受巨大的爱情，她将要成为
母亲凋谢的身体里发芽的骨头。

在澄明的风里，这些姐妹，
她们都想些什么？她们望见了
什么？我全然不知，也似乎知
道了一些。

我已经感觉到她们正在将
自己内心湿润的气息送过来，
春水一样；她脸颊上现出的瓦
蓝瓦蓝的爱情，天空一样；她温
暖的身子火焰一样。

她幸福的地方，她心花怒
放的地方，只有村庄才盛得下。

轮椅还没到达病房，那老人
的双手已经急不可耐地在膝上一
抚，琴音清洌地荡然而起。

一向喧闹的医院走廊一下子
寂静下来。

那老人长发披肩，一袭白衣，
手指细长枯瘦，却暗含着无穷的
力道。

懂琴的人一听就明白。
老人弹的是《高山流水》。
与此同时，抢救室里，医生无

奈的眼神突然变亮，因为他和他
身边的人同时发现，监控器上正
在走平的直线突然又跳动起来。

虽然微弱，但充满着希望。
没有人知道，冥冥间，床上的

老人的思绪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
急速地奔走。

……
那时，他们还年轻，战争让他

们相识。
战争的残酷没有泯灭年轻人

对艺术的追求，偶然的一次机会，

在伪满洲国新京的一栋黄体小楼
里，有了他向他的第一次问琴。

弹的就是《高山流水》。
抚琴人说：“我爱琴！”
听琴的人说：“你有一个音弹

错了。”
就是这一个音，使他们有了

师生之谊。
抚琴的人叫四川太郎。
听琴的人叫秦颂之。
后来石川太郎回国了，秦颂

之的一个音让他成了日本的古琴
演奏大师。

后来秦颂之回到了故乡，也
是这一个音让他成了当地最大的
反革命之一。

……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再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初。
石川太郎来中国举办个人音

乐会，秦颂之是众多听众中的一个。
他坐在台下认真地听那个

音，嘴角挂起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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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又是几十年过去了，

他们彻彻底底地老了，老到面
容憔悴，老到步履蹒跚，但琴音
隔海，却缕缕不能终了……

今年霜降早，刚刚九月初，
草木就有了颓迹。

秦颂之病了，而且一病不
可收拾。

医生很快下了病危通知书。
儿女们极尽孝心，试探着

问老人还有什么要求。
老人说：“我想听石川弹

琴。”
电话就打到了日本，于是，

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现在，抢救室的门特意为

石川太郎打开！
病床前，石川太郎一丝不

苟，双手忽而蝴蝶一样在琴上
翻飞，忽儿偃松一样在弦上停
驻。高山流水觅知音，飞越生
死两茫茫。

屏气凝神。
石川太郎的手慢慢地收了

起来。
石川太郎的手收了，秦颂

之的手指却竖起来一个。他
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那……
音……又错了。”


